[bookmark: _GoBack]雨
2月3日，P.M4：23
　一場滂沱的大雨中，少年不斷在巷弄中穿梭，步伐越來越快，甚至跑了起來，他大口喘氣，吸進冬天刺骨的冷空氣，他的肺已瀕臨炸裂，但仍持續跑著，後頭有個拿著刀的人，「他」和少年保持著2公尺的距離，少年並未將「他」甩開，即使全力奔跑，還是無法擺脫，眼前的路成了一條死巷，但少年直直的往前跑，不知道前方無法通行。
　「糟了，沒路了。」少年看著前方那面高牆，驚恐的轉過身，從背包拿出預藏好的刀子，想要嚇阻「他」靠近。
    匡噹
手中的刀掉在地上，胸膛前多了一把刀。
    「我等很久了，沒想到還真的出現了，真是太棒了。」
　鮮血如湧泉般噴出，他放下手中的雨傘。
「接下來，就等下一場演出了。」露出微笑，漫步走出巷弄，兇手融入街上那來來往往的人群。
雨珠順著傘面滑落，滴落在被鮮血染紅的手機上。
手機尚未關閉的螢幕上顯示著傳出的訊息：1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　坐在地上的小男孩，一臉不解地看著大人們的行為。
　男子倒臥在血紅的湖泊中，身上的衣服被染的鮮紅，不論如何呼喚都沒有回應。
　反倒是坐在男子身上的女子，拿著一把只剩一半長度的菜刀，不斷來回抽插在男子的身上，黑紅的液體隨著刀拔起時噴濺而出。
　男孩看著自己的手，那雙沾滿黏稠液體的雙手。
　他笑了。
　傻傻的表情似乎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他將手指依序放入嘴中啜飲著，鐵鏽味在嘴中散開，他若有所思地看著女子。女子將刀丟至一旁，向他走來，男孩不知道該做什麼，仍呆呆地坐在地上。
　「俊凱，妳只要記得媽媽愛著你就好。」她緊緊抱住男孩。
　女子那被血噴濺的臉龐，流下兩行透明而清澈的淚水，男孩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，他看向倒臥在血泊中的男子，放大的瞳孔中滿是錯愕，男孩抹一抹臉龐，繼續把手指伸進嘴中，品嘗著和空氣中彌漫相同味道，淡淡的鐵鏽味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　1月31日，A.M10：06
　迷茫的睜開眼睛，舌頭來回的攪動，嘴中似乎還有些許的鐵鏽味存在口中，政達坐起身，正好到了下課時間，他雙手插著口袋半拖半走地離開教室，倚靠在走廊邊的欄杆，享受著秋天襲來的徐徐涼風。
　「呦！上課睡飽了嗎？」政達一臉迷糊地看著向他打招呼的人。
　「是銘寬啊，我只是昨天趕報告晚睡，今天才上課睡著的。」
　「是嗎，我怎麼覺得你每次地理課都在睡啊？」銘寬開玩笑地說著，一邊把手搭向政達的肩膀。
　「哪有這回事，我只是剛好累了，趴下來休息一下而已。」
　「哦，真的嗎？那，有沒有考慮加入偵探社的大家庭呢？」話題突然的轉變令政達不知所措。
　「呃……。再說吧，我還是讀書的好。」政達直接迴避掉了銘寬的邀請，雖然知道這樣會使他感到失落，但身為莫逆之交，應該是沒什麼關係。
　「好吧，但我們最近要討論的可是相當有趣的喔，就是最近鬧得轟轟烈烈的連環殺人案件！」
　「真的假的，那我加入！」政達在聽到這個訊息後，態度的轉變之快，反而嚇到了銘寬。
　「你怎麼又突然這麼感興趣了啊？」銘寬好奇地問了。
　「我只是覺得跟讀書比起來，討論兇手是誰似乎更加有趣。」政達不好意思的笑著。
　  「這樣啊，那明天放學到偵探社集合，和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吧！」銘寬輕鬆地拍了幾下政達的肩膀後，一邊哼著歌，走進了教室。
　上課的鐘聲響了，政達仍靠在欄杆旁，他看著灰暗的天空，祈禱著不要下雨，因為他今天出門忘了帶傘，他嘆了口氣，半拖半滑的走進教室，準備和周公再下一局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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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1月31日，P.M4：32
　時間迅速地流逝，不知不覺已經睡到放學的時刻，外面也下起了雨，教室早已變得一片空蕩蕩，政達打了一個呵欠，想著早上奇怪的夢境。
　「媽媽怎麼殺了爸爸之後，還要我知道她愛著我，好像她是為了我而殺了爸爸似的。」政達不禁思考，為何媽媽會殺爸爸的理由。
　「以前一起生活明明都沒有什麼問題，全家都一直保持著溫馨的氣息，完全想不到任何媽媽怨恨爸爸的理由，或許這之中有我所不知道的事吧？」政達不解地望向窗外，那毫不停歇的大雨令他不禁想像了回到家，變成落湯雞的模樣。
「而且，到底俊凱是誰啊？」	





　　1月31日，P.M4：44
　政達回到家中，阿姨和姨丈都還沒回到家裡。
　每次回到家裡時，心情總是複雜的，除了沒辦法跟自己的父母親住在一起，還有媽媽殺了爸爸這一個殘酷的事實在心中揮之不去。
　政達回到房間，看著桌上那張唯一的大合照，那是他和雙親去遊樂園玩拍的相片，他直直地盯著照片，意識慢慢遠去，父母的臉龐變得模糊不清，政達又進入夢鄉。
　嗅到一股焦香的味道，政達睜開雙眼，尋著香味來到了廚房，姨丈正在廚房忙碌著，平常都是阿姨在下廚，但阿姨似乎還沒到家，政達拉開椅子坐下，等待開飯的時刻。
　不一會兒，桌上擺滿了菜肴，三菜一湯，簡單的家常菜便能夠填飽大家的胃。
　姨丈舉起一盤肉片，問了政達:
　「你要吃嫩的豬排，還是熟的豬排？」
　「呃，嫩的？」政達不太了解嫩跟熟豬排的差別，也不懂這是什麼意思。
　　「那我就吃熟的豬排好了。」姨丈把豬排分好後，晚餐就開始了
　政達夾起碗中的豬排，咬下一口，與其說是『嫩的豬排』，不如說是豬肉和牛肉的混合肉，但又不是漢堡排。莫名的熟悉感，令政達不禁皺起眉頭。
　「怎麼了，不好吃嗎？」
　「嗯，沒有，只是感覺好像有吃過，卻又想不起來。」
　「想不起來就算了，好吃最重要，我買肉的時候還特別跟你賣豬肉的叔叔叮嚀，『來一塊上等的肉』，我想這品質是有保證的。」姨丈爽朗地說著，中間還稍微模仿買肉的情況，令政達輕鬆地笑了。
　三菜一湯很快的就被政達和姨丈解決了，政達回到房間讀書，手機突然收到了簡訊：

『明天放學在偵探社集合，請一定準時。
銘寬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　2月1日，P.M4：01
　政達放學後來到了偵探社的社辦，看到銘寬早已坐在裡面等候，他一臉陰沈，雙眼像是大哭後的紅腫，手握拳，又看似十分生氣，憤恨不平的樣子。
　「快請坐，我們趕快開始討論吧。」銘寬的言語間少了些感情，令政達稍起遲疑。
　「好的。……只有我們兩個嗎？」
　「對，其他人今天突然有事，沒有來社辦。」
　銘寬將手邊的報告書傳了一份給政達，並示意他翻開。
　「那我開始說明這次討論的題目。」銘寬稍稍停頓了一下。
　『本次討論的案件為最近著名的連續殺人事件，由於犯罪手法相同，推測為同一人所為，犯罪者目前已犯下六起命案，但仍逍遙法外。
兇手犯案的天氣皆為下雨天，犯案時會在小巷弄內，以一刀貫穿心臟，殺害被害人，再以刀具割取被害者肉體的一部分，最後在現場留下一把雨傘，至今仍不知用意為何，以上就是目前掌握到的資訊。』銘寬簡短的做了說明，身體卻不斷顫抖，眼眶泛著淚水，手中的報告書被捏的皺起。
　「可是我記得命案不是只有五起，什麼時候變成六起了？」
　銘寬的身子震了一下，緩慢地抬起頭看向政達。
　「第六起命案發生於昨天，而被害人就是我的表哥—宜玄。」一個字一個字地從銘寬那顫抖的雙唇說出，斗大的淚珠已流出眼眶。
　「……」對話突然停歇，政達遞出了衛生紙讓銘寬擦拭眼淚，等到銘寬心情平復後問了。
「銘寬，那你現在打算怎麼做？」
「我想要自己查出真相，為宜玄報仇。」銘寬憤怒的握緊拳頭，政達從沒看過銘寬如此生氣。
「但你現在毫無犯罪嫌疑人的線索，你要怎麼找？」
銘寬聽到政達的問題，緩緩開口。
    「要找到兇手，直接到現場就能找到！」
    「可是你又不知道兇手的裝扮、身材，你就算看到了也不能確定他就是兇手啊！」政達反駁了銘寬的方案，他認為這實在太危險了，而且有可能會有生命危險。
    「我們可以從雨傘這個方面下手啊，只要在那附近看到拿著雨傘，又四處徘徊的人，就能大概確定是兇手了。」銘寬有些激動地說著，手中的報告已被他揉成一團。
    「不行，要是他只是在找路，才到處徘徊，那你不就等於在浪費時間嗎？」政達再度反駁銘寬，他覺得銘寬被復仇佔滿了思緒，已經不是平常那個能夠冷靜處理事件的偵探。
    「……」銘寬停止回復，而政達一臉擔憂的看著銘寬。
    「那我就……」
    「銘寬，我知道你現在很難過，但你不能把你的生命，暴露在如此危險的情況，你還是冷靜一下，這種事情還是交給專業的警察處理就好了。」政達突然打斷銘寬說話，他並不希望失去這一個好友。
    「……。要是警察能夠處理，我表哥就不會死了。」
銘寬丟下這句話後走出門口，留下政達一人在偵探社的社辦中，他打開手機的天氣預報。
『後天會有冷氣團報到，下雨的可能性很大。』
政達臉上露出一絲不安，害怕銘寬會做出令人無法挽回的事，就像母親將父親殺害了一樣，再也無法回到當初那無憂無慮的家庭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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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日，P.M5：08
政達漫不經心地走出校園，心中莫名的混亂，他害怕朋友做出傻事，造成終身的遺憾。
政達穿越平常不會經過的黃昏市場，正好被賣豬肉的叔叔看到。
「咦？政達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，這麼晚還不回家。」
「沒有啦，偶爾換換路線有新鮮感。」政達不想告訴叔叔自己因為心情不好，才會走到這裡，他不想讓叔叔擔心，造成額外的麻煩。
「這樣啊，我才想問你，你們家是改吃素了嗎？怎麼都沒有來買肉啊？」
叔叔的問題令政達遲疑，昨天才吃到豬排，姨丈還說是跟叔叔買的，難道是姨丈騙了自己？
「嗯……不太清楚，最近我們家都吃外食。」政達內心的疑問開始膨脹，他漸漸地把事件一一串起來。
「原來如此，常吃外食不好喔，你阿姨不是會煮菜嗎？不然我切一些豬肉給你，回去再叫你阿姨煮給你吃。」叔叔將一塊漂亮的豬五花用塑膠袋裝好後交給了政達。
「謝謝叔叔。」政達接過豬肉後，便急急忙忙地離開了黃昏市場。
    政達想起剛才銘寬講述被害人的慘況，被害者身上一部分消失的肉塊，和昨天吃到的肉，該不會有所關連？
心中莫名的畏懼，害怕這一切不是自己胡亂幻想，而是事實的可怕。
「不要害怕，或許這只是巧合，搞不好姨丈只是把牛肉跟豬肉搞混了。」心中想法混雜，讓政達不禁喘不過氣來。
「不可能的，這絕對不可能。」政達雙手抱著頭，不斷告訴自己不要去相信，但還是會去想像，如果這一切都成真，那自己到底該怎麼做。
政達站起身，拔腿狂奔，想要利用奔跑甩掉這些想像，但那些令人冷汗直冒的念頭仍如影隨形的跟著他回到了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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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日，P.M5：56
政達在家門前大口地喘息，等到呼吸緩和後才走進家裡。走進客廳時，手上提著的豬肉恰好被坐在客廳的姨丈看見。
「歡迎回來，你拿著什麼東西啊？」
「呃……這是銘寬送我的五花肉，他說他們家買太多吃不完就分我一些。」政達隨口說了謊，因為在情況尚未明瞭前，他不敢告訴姨丈真實的情形。
「好吧，那拿進去廚房給你阿姨吧，看來今天又有好料可吃了！」姨丈一邊愉快地說著，一邊將手中的報紙翻頁，看起來並沒有對政達的話語起疑。
政達將豬肉交給阿姨後，匆匆忙忙地跑到房間，思考著接下來的動作，他想告訴銘寬這件事，但又怕會被他反駁。思考了許久，最後政達決定拿起手機，撥給了他的好友。
「喂？銘寬，我有事要告訴你。」
「快點說吧，我現在沒有很多時間。」
「你後天真的要自己去作調查嗎？」
「這跟你沒有關係，而且會有危險，你不要來比較好。」
「你該不會是要自己當作誘餌，誘使兇手上鉤吧。」
    「……」對話霎時停頓了一下。
「對，我要自己當作誘餌，直接抓到兇手。」
  「果然，那我也陪你去，而且兩個人還能夠互相照應。」
「……你確定你要去，之前你不是還堅決反對嗎？」
二人之間的對話又停了一下，但不到五秒，政達用堅毅的語氣開口說道：
「銘寬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能就這樣看你陷入危險之中，如果我無法阻止你，那我至少也要成為你的助力。」
    語畢，政達果斷地掛掉電話，雙眼露出堅定的眼神。
傷害我朋友的人是絕對無法饒恕的，我一定要讓他接受懲罰。
政達下了如此的決心，誓言要幫助銘寬抓出兇手。
同時，政達拿起了桌上那張大合照。
——如果那時能夠了解母親的苦衷，或許爸爸也不會死了，政達不禁感受到當時的自己有多麼的無能，反觀現在自己有這個能力去幫助朋友，他絕不會放掉這個機會，讓自己又再後悔一次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月3日，P.M4：06
天空下起了雨，政達和銘寬來到這附近最熱鬧的街道，政達身穿雨衣，銘寬則撐著傘，兩人肩上都背了一個側背包，看著人群在面前來來往往。
「還記得昨天討論的作戰計畫吧。」銘寬不忘提醒政達，他們昨天討論了一整天所想出的辦法。
「當然，如果遇到兇手，就傳1對吧，傳2則表示沒有遇到。」政達拿出手機操作了一遍給銘寬看。
「對，而且是每5分鐘傳一次，記得要走在人比較少的巷子裡，才有可能碰到。」銘寬深吸了一口氣，認真地看著政達。
「那麼，就按照說好的，我走左邊，你走右邊，沒問題吧。」
「沒問題。」政達簡短有力地回答，為了掩蓋自身的緊張。
「那……祝你好運。」
「你也是。」
銘寬輕拍了政達的肩後，走向了左邊的巷口，而政達則往右邊的巷口走去，他們心裡都做好了準備，隨時可能會在此喪失性命。
政達帶著恐懼的心情，走進人越來越少的巷弄中，他不斷想像著要是自己真的遇到了兇手，應該怎麼做？
政達往側背包看了一眼，一把刀靜靜地躺在裏頭，他希望藉由對話後就能解決這件事，不需要用到刀來溝通。
此時，手機突然震了一下，政達嚇得魂魄飛走了一半，差點要把刀給拿了出來，他這才想到自己還沒有傳訊息給銘寬。
「……是2啊，還好是2。」政達把手機拿在手上，看到銘寬傳來的是數字2時，心中的擔心少了一半。
政達想都沒想，在手機介面上打了2，但就在要按下傳送鍵時，他眼角餘光突然察覺有人朝他靠近，那人頭戴面具，身穿雨衣，卻又撐著雨傘，先不討論他穿著方面的詭異，政達看到的，是他手上的那把刀。
「不會吧，這也太快了。」政達在內心暗叫了一聲慘，一邊把2改為1傳送。
政達腦中閃過許多念頭，最後只留下唯一的選項。
逃跑，先逃要緊。
對策這種東西在逃跑的過程中一定能想到的。政達內心如此相信著，他拔腿狂奔，穿著雨衣在這種天氣下跑步，實在不是一件舒服的事，雨衣外被雨淋濕，雨衣內則被汗水沾濕，一股不協調的悶熱感自裡到外充斥著全身。
但這些對現在的政達來說都是小事，因為他的思緒已經完全專注在逃跑上。
政達往後一看，發現「他」已經逼近了自己的身後，就像在追捕獵物一般，緊緊地跟著，不放一絲的寬容。
政達重整情緒，利用昨天先來勘查路線的優勢，逐漸將「他」引到預設好的地方，而就在「他」快要追上政達之際，他們來到計畫中的空地。
「你是誰！為什麼要追我？」政達和「他」拉開了距離，並拿出側背包中的刀，擺出迎擊的姿勢。
    「……」戴著面具的「他」不發一語，把玩著手中的刀。
「你認得我嗎？」政達小心地問出了個問題，希望自己的推測是錯的。
「他」沒有回覆，反而握緊了刀，逕自向政達衝了上去。
  政達手握利刃，心臟猛烈地跳動著，感覺快要蹦出胸膛。
「他」將刀刺向政達，政達奮力的閃過攻擊，但手臂還是被劃上了一條傷口。
兩人再度對峙，政達按著傷口，了解到已無法用言語溝通的現在，只能靠自己抓住存活的一線生機。
政達賣力向前衝刺，「他」似乎在回應著政達的動作，兩人的距離不斷的縮減。
「他」將刀刺向政達的右手，想讓他無法握住刀子，但政達驚險的閃過攻擊，並把手中的刀用力向他背後刺了下去。
勝負立即分曉，「他」面朝地的倒在地上，政達站在一旁喘氣，顫抖地將刀拔出，鮮血隨之噴濺，政達的雨衣上沾上些許血跡，臉上也被濺到了一些。
政達慌張地向後退了幾步，面對這個滿地鮮血的場面，感覺卻不陌生，好似曾看過這種場面。
    政達用腳踹向「他」手中的刀子，等到刀子踹飛了一段距離後，才小心地將「他」翻過面。
政達看著面具，倒抽了一口氣，他害怕面具之後的面孔，是他認識的人。
「為……為什麼會是你……」
跌坐在地，面露驚恐之色，因為面具之後的面孔竟是他的姨丈。
「為什麼你要做出這種事！為什麼！！」政達大聲地嘶吼著，內心已逐漸崩潰，他無法相信這一切是真的，自己的姨丈就是連續殺人案的兇手，極大的罪惡感全壓在自己的身上。
「……」姨丈沒有做出回答，他虛弱地用手握向政達的腳，政達從他那幾乎沒有動的雙唇間，讀出「俊凱」兩個字。
「誰是俊凱！快告訴我啊！」政達握住姨丈的手大聲吼叫著，但姨丈沒有做出回應，他兩眼睜著，直勾勾地看著灰暗的天空。
那雨滴仍不間歇地落下，打在政達的雨衣上，打在姨丈逐漸發白的臉龐。
政達放下姨丈的手，想要仰天長嘯，喉嚨卻又像是卡了異物般發不出聲音，自己的姨丈竟然是殺人兇手，他無法接受這一個事實。政達撿起掉落在地的雨傘，跌跌撞撞地跑離現場，留下一具屍體以及兩把刀在大雨中，任雨滴打擊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月3日，P.M4：37
政達重新回到了壅塞的街道，無力地坐在台階上，才想起銘寬要求他傳的簡訊後來他都沒有傳。
在這種被追著跑的情況下，誰有能耐傳簡訊啊。他自嘲的拿出手機，看著手機有3封未讀訊息，雖然過了30分鐘，應該要有5封未讀訊息。
「遇到的是我，他應該只是忘了傳吧。」政達向下滑讀取未讀訊息，看了一眼之後，臉色發青，往當初左方的巷口跑去，就連手機都掉到了地上，但現在的他已經管不了這麼多。因為螢幕上顯示的3封訊息依序為：『2』，『2』——『1』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月3日，P.M4：40
政達在巷弄內來回狂奔，他看見前方不遠處有閃光，往前趕去，警察和醫護員已經在那處理，現場拉起了封鎖線。
    「前面怎麼會有警察，銘寬發生什麼事了？」政達在外圍躊躇了一下，不敢貿然靠近。
    「……還是確認一下好了。」政達靠近封鎖線拉起的現場，看見裡頭有，一把撐開的雨傘、一支手機、一個背包，而這些全都是他那名最好的朋友——銘寬的東西，被雨傘擋著的屍體，竟是交往多年的好友。
政達無法相信——銘寬竟然被殺害了。
警察擋在外頭，不能走進現場一探究竟，政達抑制住衝進去的衝動，連續的打擊，讓他無法再去承受這些事實。
政達跑離現場，後悔在心中無限般地擴大。
「這根本不可能，兇手怎麼會有兩個人。」政達和銘寬完全沒有考慮過兇手有複數個人，而且還一次又一起遇上，這種巧合令政達難以置信。
政達手撐著剛才撿來的雨傘，孤零零地佇立在雨中，身旁的人群快速穿梭，沒有人注意到他那穿著雨衣又撐著雨傘的詭異穿著、他臉上鬱悶的表情，以及他那如雨天陰沉的心情。
政達用著一雙無力的眼神看著朝他走來，又再離去的人們，人潮像沒有盡頭似的，不斷湧入街道中。
他累了，坐在一旁的石階上，望著天空，看那冰冷的水滴落下，他收起雨傘，任憑雨滴打在臉龐。
臉上被濺到的血跡，漸漸被雨水洗淡了，政達的臉仍是如此冰冷、陰沉，就像那些在街道上的人，只看著自己的鞋有沒有被淋濕，跨過地上的水窪。
政達空洞的眼中已了無他人，心臟已崩潰的無法持續跳動，他感覺已經死了，行屍走肉般地走在街上。
但他知道他還活著，必須去面對之後接踵而來的問題。
下一步該怎麼走，他亂了方向，甚至認不清了路，他決定回到最初的地方，曾經有著父母親的家，再重新思考之後該怎麼做。





2月3日，P.M6：03
回到曾經住過的家，政達感到一絲懷念，但屋內燈火通明，這棟房子應該只有自己有鑰匙才對。
他轉了轉把手，發現門並沒有鎖，他抱持著警戒的心情走進屋內，卻看見有一個人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擺好了餐點。
    政達不可置信地看著那人，竟然是——
「這麼快就來了啊，坐下來，一起吃個飯吧！」銘寬從容不迫地說著，示意著政達坐在他的對面。
「銘寬……你不是……？」政達整個人僵在原地無法動彈，如果銘寬在剛才就已經死了，那麼那具屍體又是誰？
    「我？我怎麼了嗎？」銘寬擺出一臉疑問，並站起身。
「啊！我應該先為擅自闖入你家道歉的。」銘寬深深的鞠躬，抬起來的臉上多了一絲微笑。
    「你不是傳了2、2、1的簡訊嗎？你為什麼要騙我。」政達仍維持剛剛的姿勢，問了問題，他心中完全想不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    「我沒有騙你啊，我的確是遇到了，而且還是你阿姨喔！」銘寬那詭異的微笑，讓政達感到一陣寒冷。
    「你的意思是說，躺在現場的屍體是我阿姨？」政達驚訝的看著銘寬，他懷疑銘寬是不是在開玩笑。
「你一定很納悶，為什麼你阿姨會在那裡。但我必須先澄清，我不是連續殺人案的兇手，兇手是……。」銘寬突然停下，似乎是想讓政達說出答案。
「……兇手是我姨丈嗎？」政達說出他自己不想去相信的答案。
    「正確答案！！沒錯，兇手就是你姨丈，唉……說實在的，我本來以為你會被你姨丈殺掉，想不到你還做出反殺的舉動，真是讓我跌破眼鏡。」銘寬一手撐桌，搖著頭說著。
「為什麼你會遇到我阿姨，你直接把手無寸鐵的她殺了嗎？」政達稍微大聲的說出這些話，他想把事情弄清楚。
「手無寸鐵？開什麼玩笑，你阿姨可是拿著西瓜刀，死命地追著我跑耶。」銘寬情緒激動地說出這些話，以嘲諷的眼神看著政達。
    「……」對於銘寬所說的話，政達完全無法理解。
「看來你都不知道嘛……。畢竟你一直以來都被你阿姨給騙了。不對，是你媽媽才對。」銘寬又道出了讓政達不解的話，政達已陷入了混亂。
    「故事該從哪說起好呢？就從最開始說起吧，聽好了……。」
『從前有一對秀麗如花的雙胞胎姊妹和一個英俊瀟灑的男子，姊妹倆從小一起長大，臉蛋都是一樣的好，對於彼此喜歡的事，討厭的事都一清二楚。
但他們卻喜歡上了同一個人，就是那名英俊瀟灑的男子，但男子卻和姐姐一見鍾情，墜入愛河，決定要一許終身，但妹妹不想讓姐姐得逞，不斷色誘著男子，最後男子竟忍不住誘惑，拋下姊姊和剛滿周歲的男嬰，跟妹妹結了婚。
    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妹妹一直無法懷孕，他們把腦筋動到姐姐的小孩上，於是他們把姐姐打得半生不死，直接從姐姐手中奪走了當時不到一歲的男孩。』銘寬稍作停頓，拿起桌上的水杯，喝了口水。
『姐姐在鬼門關前走一遭後，決定要把小孩搶回來，於是她來到妹妹家殺了男子，但是妹妹逃過一劫，沒有被姐姐殺害。
    妹妹逃到友人家躲了起來，卻發現她竟然懷孕了，是名男孩，在她生下小孩後，他們便在外面自力更生的過著生活。
    但妹妹天天想念著男子，想著他被姐姐殺害時的慘狀，罹患了憂鬱症，最後自殺了……。』銘寬說到這，臉上多了些失落以及悲傷。  
    「妹妹的孩子長大後，發現這些事，想要替死去的媽媽報仇，我們姑且先稱呼他為少年A，而姊姊的孩子為少年B吧！」銘寬揶揄般地說著


『少年A先考進與少年B相同的學校，他一方面接觸少年B，跟他成為摯友，獲取他的信任，另一方面在學校申辦了偵探社，利用偵探社，以討論案件為名義來擬定復仇的計畫。』說到這裡，政達像是理解了什麼，全身顫抖了起來，看似要開口，但心中的恐懼淹沒了大腦的思考。
愉悅的勾起嘴角，銘寬繼續說著。
『少年A傳了一封簡訊給了姊姊，讓她以為妹妹還活著，這樣姐姐便會自動找上少年A，只要將她殺了，他就可以一報殺害父母的仇了。
    但少年A思考許久，覺得不能放過少年B，他們都是少年A應該報仇的對象，於是少年A騙了少年B第六起命案的事，讓他傻傻地跟著少年A一起找出兇手，想不到少年B竟然遇到了連續殺人魔，他不僅存活下來，還將殺人魔殺了，正好，少年A的計畫並沒有受到影響，仍可以照著計劃進行……。』銘寬的故事說到這裡停了下來，手中拿著刀，緩緩走向政達。
「我的名字叫做杜銘寬，姓杜名銘寬，而你，吳政達，本名其實是……」銘寬走向政達的面前，在他耳邊說了三個字。
    「杜、俊、凱」
事實的衝擊，使政達急忙往後退了幾步，想逃離銘寬的範圍，但銘寬一手抓住了政達，把他拉回原處。
    「現在，少年A就要執行他的計畫了……。」銘寬原本握著的刀，已插進政達胸膛，他大聲地笑著。
    「媽媽，爸爸，你們看見了嗎，兒子為你們報了仇，還將危害社會的殺人魔給除掉了，你們一定感到無比的欣慰吧！！」銘寬像個瘋子般大吼，一旁倒在地上的政達，雙眼逐漸空洞，伸出去的手無力地垂下，銘寬看向他。刀子再次刺向政達。
「再見了，我親愛的哥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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